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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人亡逝是人生的创伤性应激事件。逝者已矣，生者何

堪？亲人去世会带给其亲属难以言述的悲伤创痛，倘若是至

亲意外去世，带来的心理打击会更沉重，哀恸情绪也会持续

更久。依据Holmes与Rahede的生活事件评定量表，丧偶所

致的应激高居第一，其他家庭成员的去世位于第五，足见亲

人过世对个体的巨大影响[1]。面对亲人的辞世，丧亲者会体

验到悲痛、愧疚、自责、无助、焦虑、抑郁、恐惧等多种负性情

绪，这对其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都会造成巨大影响。倘若处

理不当，可能会导致延长哀伤障碍(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，
PGD)或复杂性哀伤（complicated grief，CG），即“由重要他人

离世引发的病理性的哀伤反应”[2]，表现为分离性悲痛、闯入

式思维、回避和适应不良等[3，4]。也有研究发现：由于不能有

效度过亲人离世的哀伤所致的心理障碍患者，占精神卫生门

诊患者的15%-21% [5]。奇特的是：在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尚

未普及的广大农村，丧亲者通常能经受住失去亲人的沉重打

击，顺利适应亲人离世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。这使我们不能

不把目光投向农村的殡葬礼俗。我们认为，我国农村千百年

来所形成的殡葬礼俗，决不仅仅是一种礼俗，而是通过这些

礼俗，客观上对丧亲者起到了心理宣泄、心理安慰和心理辅

导的作用，因此具有一定的心理治疗价值。本文试图以汉族

为例，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审视这一特有的文化心理现象，

发掘农村殡葬礼俗的心理治疗价值，为哀伤辅导及干预提供

借鉴。

殡葬礼俗指安葬、祭奠死者的一系列礼仪和习俗。汉族

的殡葬从周朝开始转俗为礼[6]，经过几千年的演变，逐步形成

了一整套纷繁复杂的仪式，构成了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

部分。受儒家孝文化及佛教的轮回观的影响，我国丧葬礼俗

的重要信念是“不死其亲”，即“不把死去的亲人当亡人，而是

将其视作灵魂与肉体依然存在的活人”[7]，具体表现为：“事死

如生、事亡如存”（《荀子·礼论》）。而农村相对保持着更为传

统和完整的殡葬礼俗，洋溢着浓厚的人情味。尽管其中的一

些做法（诸如招魂、做道场超度亡灵等）掺杂着较重的封建迷

信色彩，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心理治疗功能。

1 哭丧使丧亲者的负面情绪得以充分宣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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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的痛苦、悲伤在一个适当的场合无所拘束地表达出来，使

压力与痛苦得以减轻的过程”[8]。常用的宣泄途径主要有哭、

诉、唱等。众所周知，面对亲人的溘然长逝，哀伤是正常、自

然的情感反应，而哭诉则是宣泄哀伤的最直接、有效的途

径。倘若强行压抑，不仅会导致身体机能失常，还会引发失

眠、噩梦、甚至幻觉、妄想、惊恐发作等病理性居丧反应。

哭丧是中国殡葬礼俗的一大特色，贯穿于整个殡葬仪式

的始终，其中大的场面就多达数次 [9]。因各地文化、习俗不

同，丧葬仪式各异，哭丧也表现出鲜明的地方性差异。比如

浙江农村的丧葬仪式主要包括送终初丧、入殓成服、出殡安

葬三大环节。在亲人去世的第一时间，全家大小要嚎啕大

哭，而嘉兴一带在给死者更衣、梳头时家属也要哭；入殓时亲

属哭声哀哀；守灵时家中女眷除了一天早、中、晚三哭之外，

凡有吊丧者还必须陪哭；起灵时亲属要放声大哭；送丧时更

是哭声不断，湖州一带小辈血亲还要一路跪哭，德清、安吉等

地女亲们则要呼亲嚎哭[10]。湟水流域的汉族丧葬仪式主要

包括停尸、吊唁、出殡下葬仪式。吊唁时死者家属要哭尸于

室，孝子孝媳披麻戴孝在灵案边陪祭并陪哭；出殡时须有女

人们“唱哭”，否则会被视为不孝[11]。在江西庐陵农村，丧葬

仪式包括送终初丧、入棺祭奠和客祭出殡三大环节，小孩、女

儿及婆媳在各种祭拜仪式中要大声哭诉，成年男子则要悲痛

哭泣[12]。

哭丧时唱丧歌（挽歌）是较普遍的形式，对亡人的追思哀

悼是丧歌的主要内容[13]。现代民间的哭丧歌分“经、套头和

散哭”三种形式[9，14]。经是结合具体仪式所唱的歌，比如浙江

嘉兴剥衣要唱“剥衣经”、穿衣要唱“摊命经”、梳头要念梳头

经 [15]；套头则根据去世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，比如“报娘

恩”用于哭娘，“十二月花名”则哭和死者关系不太密切的人
[9]，川东北送葬时有唱“套头”的习俗[16]。汉族的哭丧歌以“散

哭”为主，即“想到什么哭什么，搭着什么唱什么”，内容主要

是“歌颂逝者生前的美德、表达对逝者离世的哀伤、倾诉对逝

者的思念之情以及悲叹自己的苦难身世”[9，17]等。正是这些

含悲蓄泪的哭诉和哭唱，使丧亲者的哀伤得以用社会文化可

接受的方式充分表达出来，为死者亲属及时倾诉痛苦，宣泄

压抑的负面情绪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，从而最大限度地减

少了创伤后遗症的发生。

2 闹丧活动具有转移注意的价值

转移注意也是情绪疏导的常用方法之一，指将注意力从

产生负性情绪的活动或事物上转移到能产生正性情绪的活

动或事物上。对丧亲者而言，压抑哀伤情绪固然不好，但过

分沉溺于哀伤情绪同样会有损于身心健康。

汉族称丧事为白喜事，主张丧事要办得热闹，灵堂不可

太过冷清，因此会有各种“闹丧”活动。闹丧也称“暖丧”、“伴

亡”、“唱夜歌”等，古已有之，是“出殡前夕丧家汇集亲友相邻

喝酒、击鼓、唱歌直至天亮的一种活动”[18]。尽管这曾被历代

的一些正统儒家人士斥为“丧事娱乐化”，也曾遭到历代官方

的一再禁止，却一直禁而不止，传承流变至今。因民族、地域

等差异，各地的闹丧活动不尽相同。在汉水流域的许多地

方,会以打丧鼓、唱孝歌、跳丧舞的方式闹丧[19]；陕北地区也有

在丧葬仪式上唱歌又跳舞的习俗[20]；而淮北地区则是请“响

手班子”吹上各种乐曲，既有哀乐，也有流行歌曲和喜乐[21]；

晋南（安邑、襄汾、稷山）、晋中（平遥、太谷、祁县）、湖南（浏

阳、永兴）、广东（汕尾）等地则以请戏班唱地方戏的方式[22]。

以上活动大多针对老人过世（老喜丧），也有少数地方例外，

只是风格截然不同[22]。而在笔者家乡（湖南永州），无论老人

过世还是青壮年过世均会安排乐队表演或舞狮、舞龙等活

动。丰富多彩的闹丧活动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，一方面冲

淡了灵堂阴森、压抑的气氛，减轻了人们的恐惧情绪，另一方

面也可避免丧亲者沉湎于哀伤情绪中无法自拔。

3 众人聚集对死者共同进行悼念发挥了团

体心理辅导的功效

丧礼是集体性的活动，它将死者亲属、乡邻以及与死者

及其亲人关系密切的好友、同事聚集在一起，对死者共同进

行悼念，无形中发挥了团体心理辅导的功效。首先，死者亲

属一起来面对丧失之痛，亲属间相互宽慰、相互支持，使得痛

苦和悲伤情绪得以分担。

其次，亲友和乡邻们的共情性陪伴、劝慰和支持起到了

哀伤心理辅导师的作用。在中国农村，丧礼是乡土社会中的

大事，“喜事可以礼到人不到，而丧事则必须礼到人也到”。

不管是否接到报丧，亲朋好友、远亲近邻闻讯后都会主动、自

觉地前来吊唁，一些关系较近的亲友还会长时间陪伴、安慰、

支持和鼓励 [23]。吊唁者在哀乐声中向死者遗像行礼致哀，然

后敬香烧纸、垂泪痛哭，结束后再向死者的主要亲属说些诸

如“人死不能复生”、“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”、“节哀顺变”、“保

重身体”之类的简短劝慰话语。吊唁者与丧亲者一起哀伤本

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共情。而亲友和乡邻的陪伴、劝慰和支持

一方面可让丧亲者感受到温暖和慰藉，使其感到那个爱他的

或他爱的人虽然离去了，但他身边仍有许多关心他的人；另

一方面，他们的到来构成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，为丧

亲者走出丧亲之痛提供了精神上的巨大支撑。以往研究也

表明：社会支持是延长哀伤障碍发展和维持过程中的重要保

护性因素 [24]。此外，在哀伤心理辅导中，治疗师的共情、陪

伴、支持和抚慰是决定疗效的关键因素，而在中国农村的丧

葬中，亲友和乡邻则在不自觉中运用了这些技巧，起到了“免

费的哀伤抚慰师”的作用。而且，由于亲友和乡邻与丧亲者

原有的关系或交情，抚慰效果往往奇佳[23]。

最后，亲友和乡邻们的帮忙减轻了丧亲者的心理压力。

丧礼是民间仪式中最隆重、讲究的仪式，有很多后事需要处

理，这无形中加重了尚处于哀恸情绪中的丧亲者的心理负

担。而亲友和乡邻们通常“有人出人、有力出力、有物质出物

质”[25]，协助料理后事，使丧亲者感受到温暖的同时也一定程

度上减轻了心理压力。

4 各种仪式和习俗帮助丧亲者不断体验丧

失的现实感，在心理上与逝者分离

依据弗洛伊德的“哀伤过程假设”，“哀伤过程是个体的

一系列认识过程，包括直面丧失、回顾去世前后的事件、在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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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上逐步与逝者分离。它是一个积极持续和需要付出努力

的过程”[26]。面对亲人的离世尤其是意外离世，否认与逃避

通常是噩耗来临的第一反应。因此，接受丧亲的现实、与逝

者分离是哀伤心理辅导的重要环节[27]。农村的丧葬礼俗则

通过停尸、报丧、入殓、吊丧、出殡等一系列仪式化的程序，通

过整理遗物、焚烧衣物等习俗，让丧亲者不断体验逝者已去

的现实。此外，亲近的人（比如父母、配偶、子女以及抚养人

等）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客体，亲近的人逝世意味着重

要客体的丧失，会使人有一种被抛弃感与无助感。而丧礼则

“通过固定的仪式，提供了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，完成与丧

失的客体的分离”[28]，起到了心理修复作用。

5 通过祭祀活动重建与逝者的情感联系

Klass认为，“哀伤的结束并非结束与逝者的联系，而是

用不同于逝者生前的方式在内心重新安置逝者”[29] 。Hsu 等

人的研究也表明：那些获得与逝者的某种重新联系的家庭，

丧亲后能更好地恢复 [30]。而农村殡葬礼俗中的各种祭祀习

俗则是一种与逝者联结的有效方式。

安葬仪式结束后，家属会将遗像带回家中供奉。为进一

步寄托哀思，死者家属还会定期进行祭祀，这在农村丧葬习

俗中占有重要位置，主要的祭祀活动有做七、百日祭、周年

祭、中元节祭祀以及清明祭扫等。做七是“从死者去世之日

起，亲属每七天供奉斋食祭奠一次，前后七次，共计四十九

天，它是佛教斋会仪式的简化”[31]。满七至百日有百日祭，周

年举行周年祭，缅怀去世的亲人。七月半是中国传统的鬼

节，汉族称中元节，是民间的一大祭祀祖先的节日。清明节

也是民间的一大祭祀节日，是祭扫坟墓、缅怀先人的重要日

子。此外，逢年过节或忌日，也会祭奠亡灵。通过供奉遗像

以及各种祭祀活动，使丧亲者觉得逝者音容宛在，重建了生

者与逝者的情感联系。由于“农村普遍保持着对死后世界和

灵魂存在的信仰，这种信仰为丧亲者感觉逝者仍在提供了依

据”[32]。这种“逝者依在的感觉能帮助丧亲者与逝者维持持

续的情感联结”[33]，一方面为其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，另一方

面也可激励其重拾生活的信心。

6 通过“尽礼”以达“尽心”，减轻自责与愧疚

中国素来以“礼仪之邦”著称，就殡葬礼仪而言，从葬前、

葬时到葬后均有各种不同的礼仪。在葬前，农村传统的丧葬

文化讲究“送终”，因而临终时亲属会在身旁照料，守护他度

过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并为其擦拭身体、穿戴好寿衣。在葬礼

中，生者通过各种现世的意象（为死者准备灵屋、衣物、冥币、

长明灯等），形式性地为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做好了各

种准备和铺垫[34]。此外，在停丧期间要守灵，安葬完之后还

有做七等各种祭祀礼仪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民间的丧葬礼仪约

有20多个程序[7]。

在农村，如果丧礼办得过于寒碜或过于简化，家属会觉

得“对不住”死者，也会遭人耻笑。因此，中国的殡葬仪式有

着慎终追远的传统。“慎终，即应慎重地对待一个人的人生直

至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使生者无憾，死者也无憾。追远，若能做

到无憾，整个心理过程就可以演化为一种可以传递的思想及

意识形态”[35]。亲人的去世尤其是意外过世会让家属感到自

责和内疚，觉得在死者生前未能很好地照顾和陪伴，死者未

享受到应有之福。因而希望能以隆重的殡葬礼仪来“补偿”，

通过“尽礼”以“尽心”，这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愧疚感。

7 结 语

综上所述，农村的殡葬礼俗提供了一个特定的时空，通

过相对固定的仪式化的哀伤行为帮助丧亲者走出丧亲的阴

影，具有心理宣泄、转移注意、团体心理辅导、体验丧失的现

实感、在心理上完成与逝者的分离、重建生者与逝者的情感

联系、减轻丧亲者的自责与愧疚等心理治疗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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